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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随笔

诗诗 歌歌

散散 文文

孟凡民

剔骨肉是河南濮城镇的地方名吃，到那里吃过饭的人，
没有不吃这味菜的。以酸辣爽口而著称，吃一口，准会连声
大呼：“呵，呵，呵，这菜真冲！”

主料专挑猪骨缝里的肉，筋肉缠杂，越嚼越有滋味。配
菜随四季更换，春夏多用绿豆芽、粉皮、烫菠菜、炸豆腐丝，
再配芫荽提香；入冬便换蒜黄、韭黄、腐竹。整道菜的魂魄，
全在一味芥末。

这东西性子烈，辛辣直冲鼻腔。会吃的人抿着细咽，稍
不留神就被呛得接连打喷嚏，眼泪鼻涕涌出来，模样狼狈。
招待初次尝鲜的外地朋友，总要提前叮嘱两句，免得败了兴
致。便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年年吃，也总免不了被呛几
回，擦完眼泪反倒笑：“这芥末焖得地道，够冲！”

镇上人吃的是本地的黄芥末，用芥菜籽研磨而成，带一
点微苦，香气厚重，和外来的绿芥末不是一路。想要激出它
独有的鲜辣，得用沸水冲开，迅速扣盖焖严实，本地人管这
法子叫焖芥末，也叫逼芥末。

前几年我在中原油田上班，老工业区西头有家建七饭
店，老板姓原，大伙儿都喊他原师，焖芥末的手艺是一绝。
常常人还在街东头，先闻见街西头漫过来的冲辣香气，路人
碰面都念叨：“原师今儿又焖芥末了。”

小店就他夫妻二人操持，一人掌勺一人打杂，铺面狭长
逼仄。最里头隔一小块做灶台，炉火终日温着，锅里卤着各
色肉食。旁边支一张案板，纱窗罩子码着卤肘子、酱猪蹄、
炸藕夹、焯好的豆角藕片，葱姜蒜末、调好的芥末分碟摆
开。外头空地上支的4张条桌，是早年油田工人自己动手
做的。条桌用铁皮、钢管焊成的，朱红的油漆磨得发亮，比
一般餐馆的都宽、长一些，井队的汉子们坐得宽松，吃肉闲
谈也自在。

来这里吃饭的多是熟客，喝个闲酒，吃个便饭，一般不
点菜，只需说：“原师，看着掂对俩菜。”

这掂对俩菜，就是让他看着上菜，其实大家都知道他的手
艺，熟悉饭店的菜品，如果没有特别的交代，原师就上二荤二
素四样菜，分量实在，价钱也公道。

原师有两样绝活儿，一样是炸知了。刚蜕壳的嫩蝉，肉
质莹润如玉，下锅炸得透而不碎，薄纱似的蝉翼完好无损，
入口脆香，回味悠长，我至今也琢磨不透他是怎么把控火候
的。另一样，便是剔骨肉。

前些日子听闻，原师已不在，往后怕是再也吃不到这般
地道的炸知了与剔骨肉了。

（作者来自中原建工公司）

王晓静

出了成都天府国际机场，一路向西，穿过龙泉山隧道，再驶过
广袤的川西平原，向南拐一个弯，就到了邛崃山脚下。

苏绍成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像一只从红泥巴里钻出来的猴
子。准确地说，是苏绍成带的8个人，加上他自己，一共9个，个个
都像泥猴子，只有眼睛四周是干净的。

每天下午3点，是放线班雷打不动下山的时间。哪怕当天的
任务没有完成，也要走。山里如果要下雨，雨就万马奔腾地来，不
仅从天上来，也从地底下冒出来，从树根渗出来，从每一片叶子上
滑下来。山里要起雾，整座山林都逃不掉，而且是在你毫无防备
的时候突然就把你淹没了。你一回头，路没了，你再一回头，脚印
也没了。正常天气下，3点下山，能赶在天黑前走出大山，这是山
能给出的最大善意，也是苏绍成带着放线班的人用脚和经验总结
出来的。

苏绍成是地球物理公司南方分公司SGC2141队金马—鸭子
河高精度三维地震资料采集项目放线班班长，个儿不高，语速快
得像崩豆儿。为了还原当时的情景，这会儿他从椅子上弹起来，
右手掌用力劈下去，表示断崖；左手上下挥动，比画着山势的陡
峭；膝盖弯曲，印证山路的湿滑……

事情要从前一天说起。
那天下午3点之后，工作群里关于下山的回复响了足足有10

分钟。到了3点15分苏绍成再看，没冒泡的只有袁勇组，他很快
从1000多人的手机通信录里找到袁勇。

袁勇在电话那头报平安：人没事，手机有电，电台的电量也
足，这会儿下雨，山滑，刚刚遇到断崖，现在正在绕路。

苏绍成抬起头，没下雨，天灰灰的。山上山下不过两千米的
落差，却能被气候营造出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

说到这，苏绍成突然停下了，“你说怪不，山下阴天，山上大
雾；山下晴天，山上小雾；山下眼看就要下雨了，山上反而没雾
……”他认真看着我，好像我脸上写着答案。大自然的内在秩序
需要专业人士来解答，我只知道它有它独特的脾性，既有规律又
波谲云诡。人只能动用智慧，在这些规律和波谲云诡中找到自由
的空间。

5点过后，山上的人陆续走出山。到了山脚下，发现苏绍成已
经把车的后备厢打开了，热水、自热饭、饼干和感冒药应有尽有，
下山的人心里热乎乎的，纷纷踩着被雨水泡湿的鞋子，“呱唧呱
唧”小跑着过来。

这时，袁勇又发来消息，说起雾了，而且速度很快，50米之外
已经看不清了。苏绍成的心被猛地撞了一下，整个人往下沉。远
处的山顶，裹着鸽灰色的雾霭，裸露的山尖像溺水者最后一次探
出水面，之后很快消失了。

向项目部简要做了汇报后，苏绍成很快组织起一支 6人突
击队，背上应急物资，从大山的另一侧进入。

在苏绍成的指挥下，袁勇带着他的三人小组改道，慢慢摸到山
的另一侧。这样一来，一上一下两支队伍就走到了同一条线上。

雾迅速膨胀，开始在林中横冲直撞，很快就吃掉了头灯穿透
的亮光。3个人前脚跟后脚，谁都不敢拉开距离，边走边互相喊名
字，声音在雾里断断续续。林木森然，树枝从雾里伸出来，黑色
的，湿漉漉的，密密匝匝，带着深深的压迫感。天光幽暗，前路幽
深，每走一步都像穿过一堵看不见的墙。未知的恐惧迫使袁勇放
慢脚步。

每隔10分钟，苏绍成给袁勇打一次电话，再次确认两支队伍
走在同一条线上。

晚上7点，林中黑透了，人走在里面，仿佛走在黑色的虚空里，
又或者是一个密闭的巨大容器，没有一丝风能挤进来。踩踏声和
滚石声让夜晚的宁静中充满惊心动魄。

走着走着，苏绍成突然停下了。头灯照见的是一片深不见底
的黑，像打翻了黑布上的墨水瓶。凭经验，他判断前面是一处断
崖。一股凉意从骨头缝里钻出来，他捡起一块石头扔了出去。石
头在黑暗中划出一道隐秘的弧线。过了好久，一连串沉闷的声音
慢慢爬上来。苏绍成马上联系袁勇，两支队伍又各自摸索着，绕了
许多路，最终又走在了另外一条线上。

夜里12点 10分，对面晃过来几束光，然后是苏绍成的喊声。
袁勇两腿一软，眼泪就流出来了。

苏绍成什么话也没说，从背包里掏出热水瓶，招呼所有人先
让胃暖起来，然后再吃东西。气温已经降到3摄氏度。寒冷加上
饥饿，袁勇已经没力气说话了。

苏绍成挨个检查3个人的身体状况，确认没人受伤，这才把心
放下。9个人背靠背，在簌簌的雨声中一边恢复体力，一边梳理着
混乱的情绪。

突击队的成立并非临时起意，很多年前，SGC2141队就有了
这支特殊的队伍。队员都是身体素质过硬、登山经验丰富的年轻
人。除了临时救援，更多是要承担急难险重的放线任务。铁打的
队伍，流水的兵，队员已经换了很多茬，可队长一直都是苏绍成。

下山的路上，雨不断敲打着灌木和矮曲林圆润或细长的叶
片，9个人结成一条红色的绳子，在雨雾中绕过每一棵向下的树。

清晨6点，雨声渐渐疏朗。穿过浓绿
的树冠，天是那种旧瓦片被雨打湿后的
锈灰色，薄薄的，是黎明前的征兆。此刻
的天光，正在山外的世界里缓缓铺开。

“下山喽，下山喽——”不知谁喊了
一声，山巅上的云雾顷刻间散了，像被一
支利箭射穿。

（作者来自地球物理公司）

杨红苏

今年的沙特，天气有些反常。
连日的雨水，打破了鲁卜哈利沙漠长久的沉寂。对

驻守在沙漠深处的中原石油工程沙特公司SINO-6钻
井队来说，雨水多了，施工自然多了几分艰难。可谁也
没想到，在这片被太阳炙烤的土地上，竟也悄悄萌出了
一抹绿意——营地里的花儿，开了。

钻井人的生活，尤其在海外，说起来简单，过起来却
格外漫长。

一切都围着井口转。抬头是望不到边的沙漠，低头
是满眼的黄沙。下班了，和家里人视频，凑在一起聊聊
天，就这么打发着在异乡的日子。谈不上苦，只是太单
调了，单调得像沙漠里的风，吹过来是一个样，吹过去还
是同一个样。

今年春天，接连下了几场雨后，营地旁边干裂的沙
地上，竟然冒出了星星点点的草芽儿。

“要不——咱们种点儿花？”不知是谁随口一说，众
人听了，眼里都亮了几分。

没有花盆，大家找来废弃的旧套管，用切割机切出
一截截短铁筒，摆在屋前空地上，权当种花的罐子。没
有土，就把沙子和厨余的碎草、菜叶拌在一起。种子是
当地沙特员工探亲逛集市时顺手捎来的。就这样，一群
整日围着钻机、泥浆过日子的男人，蹲在滚烫沙地上，安
安静静刨坑撒籽。茫茫黄沙野地里，一点轻飘飘的念
想，就这么埋进冷冰冰的铁筒里了。

其实，要想在沙漠里种花，哪有那么容易！
白天日头烈，刚浇进筒里的水，片刻就蒸得干干净

净。夜里，起了风，沙子裹着风扑过来，刚冒头的嫩苗被打
得东倒西歪。伺候这些花儿，比伺候井下的钻头还费心。

大伙儿倒班回来，第一件事准是去看花。吃过晚
饭，拎着桶去浇水。叶子生了小虫，就蹲在地上，用手指
慢慢拈掉。

张晗是井队的安全员，蹲在铁套管边上拨弄花叶，
跟一旁的老机械师邹峰絮絮念叨：“以前下班除了玩手
机，实在没别的事干。”

邹峰半眯着眼，慢悠悠搭话：“天天满眼都是黄沙，
猛地看见这点绿，还别说，我这心里敞亮多了。”

风刮过来，沙粒落在叶片上，两个人一点点拂去
沙粒。

牵牛花、太阳花、指甲花，都是些再寻常不过的花
草。可就这几株弱不禁风的花草，凭空添出一点软乎乎
的盼头。

今年的雨水真是帮了大忙。积攒下来的雨水，一瓢
一瓢浇给幼苗，倒是省了许多力气。几场雨过后，藤蔓
攀上来了，花儿也开了，红的、黄的、粉的，星星点点。

一日，沙特的监督来井上检查，走到花筒跟前站了
许久，说：“你们还真的种出花儿来了。”平台经理赵建建
在一旁笑：“大家闲下来，寻个消遣罢了。”

花开得静悄悄的，工人们来去匆匆，照旧忙着手头
钻井的活计，只是每次路过这
片花草，脚步总会不自觉地放
轻，多望上两眼。

（作者来自中原石油工程公司）

线 绳
关脉凌

从童心开始，一瓣颤动
五月的果实，结在六月枝头

那根包裹粽子的线绳
母亲含在嘴里，使劲勒了勒说
白线扎的是枣，叶子裹的是红豆

一句叮咛，泛起相思
苇叶做成小船，在流水中
分泌更多甜意

做回花朵的低垂
已成过往的我，俯身
凝望泥土
（作者来自石油工程公司）

淋雨的夏天
崔向珍

黎明前的一阵雨，涨高了村前的溪水，欢快的蛙鼓此起
彼伏。一些清凉的雨雾自碧绿的水面飘起，追随着千家万
户早起的炊烟，慢慢地散去了。

急急而来的雨，敲打着阔大的南瓜叶和蓖麻叶，敲打着
鸡窝上的油毡纸，像极了连绵不绝的鞭炮声。房檐下悬挂
着密集的雨帘，院子里跳跃着喜悦的音符。

夏天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一顿早饭的工夫，雨声渐渐
小了。彼时，我们这些小孩子，冲破细细的雨丝，兴奋地跑到
院子里，跑到村街上。低洼的村街积满了水，水面上漂着树
叶、草屑，一些惊慌失措的蚂蚁躲在树叶上面，顺水漂流。我
们争先恐后地叠了纸船，把蚂蚁捉到纸船上，再把双手并拢
放在水里，轻轻推动纸船前进，把它们送到安全的地方。

万物疯长的夏天，田地里的野草锄不完，拔不尽。父亲
在村小学教书，母亲起早贪黑地劳作，一寸光阴一寸金，好
像都被她用到庄稼地里了。谷子地、玉米地、高粱地、地瓜
地，母亲一块地一块地侍弄。火辣辣的大太阳下，滚滚的热
浪里，母亲身上的衣服湿了干，干了湿。只要不是下大雨和
雷雨，母亲总是不停地在锄草、拔草。马齿苋之类的野草野
菜很顽强，见土扎根，遇雨重生。母亲只能把它们拔出来，
堆到田埂上。

我还没有上学的时候，经常跟着母亲下地。母亲干活
儿，我躲在树荫里看小人书，或者满地跑着逮蚂蚱。细雨飘
飞的日子，母亲正好躲了炎热之苦，在田里干得起劲。青草
那么绿，野花们那么鲜艳，蚂蚱们也飞不高了，我才不肯顶着
那块破旧的塑料布躲雨呢，只管和小伙伴满沟坡奔跑嬉戏，
滚得一身草泥。

乌云翻滚，雷声雨声突然响起的时刻，母亲用破旧的塑
料布裹着我，左手拖着锄头，右手半拽半抱着我，拼命地往
家里奔跑。后有乌云泼墨，前有疾风骤雨，头顶上闪电如龙
蛇疾飞，我们一路上磕磕绊绊，终于跑进了家门。母亲乌黑
的头发湿透了，紧紧地贴着头皮，满身泥水。我的头发大多
还是干的，只有露在塑料布下面的腿脚沾满了草泥。

很多次，我们刚跑进家门，急雨也停了，只剩下一声闷
雷，几个亮闪。母亲瞅瞅一园子的新绿，瞅瞅躲在草垛下
的鸡鸭猫狗，瞅瞅满院子长长短短的水沟，无可奈何地笑
了起来。

如果是夕阳西下，又正好飘起了细雨，母亲断然是不肯
在屋里面做晚饭的。没有电扇，没有空调，低矮的草房子本
来就非常闷热，倘若再烧热了土炕，一家人指定是没法睡觉
了。母亲只好端一簸箕干草，用破麻袋片盖着，坐在大槐树
下的土灶边，一边淋雨，一边烧火。

细雨淋湿了母亲的头发，淋湿了我们的衣衫，却淋不湿
满村子飘飞的炊烟。当湿漉漉的夜幕降临，母亲们呼唤儿
女的声音满村响起，一个个乳名堆叠起一重一重暖意，整个
村庄也慢慢安静下来了。

入夜，我卧在母亲的身边，听着故事，听着淅淅沥沥的
雨声，听着蟋蟀断断续续的鸣唱，渐渐地沉入了踏实而甜美
的梦境。

（作者来自胜利油田）

一呼穿云一呼穿云

每一粒沙，
都记得一朵花的名字

雒 伟

夏至过后，蝉声渐稠。
蝉者，自古有名。“楚谓蝉为蜩，宋卫谓之

螗蜩，陈郑谓之螂蜩，秦晋谓之蝉。”商周时期，
甲骨文上便有“蝉鸣”的物候记载。蝉，“孕于
树巅，坠于泥下，朝饮甘露，暮咽高枝，夏生秋
亡，归寂尘土”。蛰伏数载，破土而出。这夏
日，只需几声嘹亮的蝉鸣，便能将一季盛夏吟
唱得鲜活热烈。

“高蝉多远韵，茂树有余音。”蝉栖于茂槐、
绿柳、梧桐等高枝，其声方能远播；鸣声中正舒
缓，不疾不徐，才能传扬远闻。夏日愈是炎热，
蝉鸣愈是沸腾。先是零星疏落的几声引唱，高
低分明；继而是万声和鸣，噪响如雨，自树巅倾
泻而下，蝉鸣声声率性，听者只觉酣畅淋漓。

蝉啊，每一次振翅高鸣，都是对生命的礼
赞；每一声夏日绝唱，都是对本真的坚守。正
是蝉鸣，使得短暂的生命热烈绽放在盛夏里，
在天地间肆意蔓延，变得盛大、强大。

蝉的一生，饱受磨难。要经历卵、若虫、成
虫 3 个生长阶段，且十之八九的光阴岁月都蛰
伏在黑暗里。蝉的若虫藏于地下 3 年、5 年，常
以树根汁液为食，经风霜雨雪默默生长；还要
层层脱皮，躲避鸟儿、蜘蛛、蚂蚁等天敌，忍受
一切孤寂与危险。如此漫长且执着地坚守，只
为羽化成蝉的鸣唱。

蝉之鸣唱，绝不是为了自己。自然科学研
究表明，雄蝉用自己的热烈嘶鸣吸引异性，完
成产卵生子、繁衍种族的大事，而后身死。躯
体要么被捕食，要么腐化入泥。蝉之鸣唱，明
知是身死之音，却义无反顾，一代又一代传承，
整个过程短则一周，长不过月余。那些蝉鸣，
往往依靠胸腹部一对鸣器，以气流冲出引发全
身震动而发声，虽声迥音异，却能一鸣惊人，盖
过了这时节一切鸟鸣和蛙鼓。高树蝉声，自成
韵律，方正清越，不卑不亢。

蝉蜕的过程，尤为动人。《本草纲目》中记
载：“蚱蝉，乘昏夜，出土中，升高处，坼背壳而
出。日出则畏人，且畏日炙干其壳，不能蜕
也。”乡下的夜晚，在林间草丛、树根叶底多有
成虫出没。老一辈常说，这是蝉在羽化渡劫。

我不止一次目睹过蝉蜕壳。借着夜色，它
先是背部裂开一道缝，极细极短，接着头钻出
来，而后是身子抖动，最后是 6条腿。那过程极
慢，仿佛时间也凝滞了。蝉在壳中挣扎，时而
暂停，时而抽搐，极其艰难，稍有不慎便会前功
尽弃，看得人直心疼。终于完全羽化脱出，新
生的蝉翼是晶莹剔透的嫩绿色，轻若绡縠，静
伏不动。就连蜕下的大大小小的蝉衣，也是一
味中药，善治皮肤疮疡风热、目赤翳障，功效良
多。可见，它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予了人世间。

世人多爱蝉，常以蝉喻清廉。画蝉、闻蝉、
观蝉、咏蝉的墨宝佳句不计其数。蝉，饮清露
而不争，登高处不屑浮华，集“文、清、廉、俭、
信”于一身，被誉为“五德之君”。“头上有緌”，
为文德；“含气饮露”，为清德；“黍稷不享”，为
廉德；“处不巢居”，为俭德；“应候守常”，为信
德。由此可见，蝉的生命历程本身就是一部动
人的史诗，文雅清高、廉洁俭朴、方正恒信，在
千年文卷中振响不绝。

蝉通“禅”，也隐喻处世智慧。“蝉噪林逾
静，鸟鸣山更幽。”尘世浮华，学会闹中思静，是
一门艺术，是悟禅之道，更是一种豁达的处世
哲理。心宽了，天地自然广阔。人生如蝉，亦
如禅，所有面向苦难的修行，都是为了更好地
活着。蝉活一夏，是身体的重生；人活一世，是
灵魂的淬炼。

“ 居 高 声 自 远 ”，蝉 鸣 声 声 入 耳 ，字 字 分
明。其鸣不在音高，而在所处；其声不在强势，
而在守正。蝉之一夏，可尽鸣其音；人之一世，
却鲜有其名。

炎炎夏日，且听蝉吟，如金声玉振，不绝于
耳。世事如声，纵使我们不能声闻九霄，也应
堂堂正正处世，持守本心、立身守正。

（作者来自中天合创）

蝉居高树声方正

剔骨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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